
十日谈
在学雷锋的日子里

责任编辑：徐婉青 B!!"#!年 !月 !$日

星期三

!"#$%&'%&'(&%())*+#)*,

-.小时读者热线：/0--11

成就一段美满姻缘
于永海

! ! ! !很小的时候，雷锋这个名
字就常在耳边响起，上了学，老
师又给我们讲雷锋叔叔的事
迹，讲他的“螺丝钉”精神，讲他
雨夜送大嫂的感人故事……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雷锋
做好事的习惯始终跟随着我，
谁知正因如此，竟然成就了我
的美满姻缘。

中专毕业后，我回乡做了
一名代课教师，虽然我非常喜
欢这份工作，但每月 !""元的
工资却成为我婚姻大事的一个
巨大的障碍：邻里街坊有想给
我介绍对象的，听说我的收入，
便委婉地找个借口把话题转到
别处了。

也算是天意，有位同事的
姐姐一次去学校，得知我各方

面都很优秀，但就是因为挣钱
太少都快三十了还没找到对
象，于是便大包大揽起来，说是
一定帮我找个好姑娘。当时我
只当是玩笑话，可谁知还没出
一个星期，便传来好消息，让我
星期六去她家相亲。

好不容易捱到星期
六，一大早我便骑上自行
车往同事姐姐家赶去。走
着走着，只见一个大娘满
头大汗地推着自行车急匆匆地
往前赶，我下车一问，原来这个
大娘是前面村子的，今早从娘
家回来，半路上链条突然断了，
今天家里又有要紧事，这才推
着车赶路，连急带累出了一身
大汗。

我看了看断开的链条，没

工具是修不好了，便到路边拔
来一堆蔓草拧成草绳，一头系
在我自己车子的后架上，一头
系在大娘的车把上，硬是一下
一下地蹬着自行车，将这个大
娘拉到了十多里远的家里。

看着我累得一头大汗，大
娘非要留我喝杯水再走，本来
我有心快些赶去同事姐姐家，
但刚才的一番折腾让我口渴得
厉害，于是也就随她进了屋。到
了屋里，大娘边招呼女儿给我
倒水，边一个劲儿地夸我。接过
姑娘端来的水，看着这个温婉

漂亮的姑娘，我竟忘记了口渴，
半天也没喝一口，直到姑娘红
着脸转身走了，我才缓过神来。

喝完水，我向母女俩告辞，
得知我是来同事姐姐家相亲
的，大娘笑着预祝我相亲成功。

我谢过大娘，再偷眼看看
她身边的姑娘，她脸上竟
然泛起一抹红晕，但我心
里明白，自己这辈子恐怕
是没福气找一个这么好的

姑娘做妻子了。
来到同事姐姐家，同事和

他的姐姐已经等着急了，但好
在女方还没到，于是我们就边
聊天边等。

不一会儿，门外响起脚步
声，我们忙起身迎了出去，一见
来人，我惊讶得半天合不上嘴，

竟然是刚刚分开不一会儿的那
娘儿俩！见我一脸的不可思议
再加上大娘欣慰的笑脸，同事
姐姐忙问是怎么回事，大娘笑着
把事情说了一遍，还说她今天急
着往回赶就是为了陪女儿相亲
的，想为女儿把把关，没想到半
路上我就把她这关给通过了，她
女儿还说，能对陌生人都这么热
心，对自己的妻子肯定错不了，
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等女方走后，同事姐弟俩
一个劲儿地说，这就是好人有
好报啊，帮了个大娘，得了个
姑娘！

谁发来的!贺信"#

司马心

! ! ! !这算是一条“吓人一跳”的新
闻———春节过后，中原地方一家土
特产商店，大门口反复播放的 #$%

上，赫然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给它的“贺信”！

国务院给一家土特产商店发
了贺信？这自然是商家店主，
一厢情愿的事儿了———当然
这封“贺信”，也并非完全空穴
来风，据土特产商店辩称，它
的产品被列为一个“论坛”的
“唯一指定农业特产礼品”，而这个
“论坛”，又得到了与“国务院”似乎
稍能搭到一点边儿的某“中心”的
“指导”，于是店主的想象力，便格
外丰富了起来，于是为“国务院”捉
刀代笔，“代写”了这封“贺
信”发给了自己……
其实这类假借大旗给自

己发“贺信”的事，近年以来，
绝非独此一家。某地洗浴城
开张，不是赫然悬挂了公、检、法、司
的贺幛吗？似乎这样一挂，桑拿即有
了靠山，小姐也变得不那么暧昧；某
地建材城开业，不是大门进处，也摆
满了工商、物价、质监乃至海关各司
的花篮吗，似乎这样一摆，它的诚
信、公道、优质就不成问题了。至于

某县一个商人的十龄之子做生日，
屏幕上打出该县“县委宣传部”的
祝辞，就更令人费解了———执法机
关给桑拿贺喜，以及政府庆贺商店
开张，舆论之间，初始之时，是沸反
盈天的，拍砖无数，说是官商合一，

万炮齐轰，斥其不该“合流”，但是
查下来，才知道这些官府，无一送
过贺幛花篮之类，大多为商家店主
自己送给自己的，至于那个“县委
宣传部”，更不认识十龄童以及他

的父母，属于假名自贺，一
如那封“国务院贺信”。

由土特产商店门口的
#$%，还想到了一些“企业
家”的豪华办公室———宽墙

之中，大班桌后，并不少见“老板”
与达官贵人的合影，这些合影，不
少是真有其事，握过一把手，便放
成大照片，举过一次杯，便做成大
制作。然而居然也有不那么真实
的，曾见过一位乡企小老板与某领
导人的“热情握手”，诧异之下，请

问您何时见到过此高官，才知这只
是 &'的杰作，属于移花接木，一项
并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的“技术”
而已。还见到过一位“董事长”与克
林顿和小布什的“相言甚欢”，这就
更是电脑上的手脚啦———奇怪的

是，“外国”的领导，也能给咱
们的“董事长”长脸？

说到这个“长脸”，土特产
商店的自撰“国务院贺信”也
好，洗浴城的自悬强力部门

“贺幛”也罢，究竟是为了什么？有
人说，是拉大旗作虎皮，为了“吓
人”；有人曰，是借助钟馗，为了“打
鬼”；当然更有智者指出，这多少反
映出我们某些国人的“官本位”的
深层心态，明明人在江湖，在商言
商，却要依附官府，凭借权势，能做
“红顶商人”，出入官场，自然好，即
便攀附不上，无法入流，也要自撰
一封“贺信”，假送几个“贺幛”，借
以“服众”，更聊以“自慰”……

只是这种“本位”、如此心态，
究竟从何而来？有什么“现实意义”
和“存在依据”？倒是值得我们反思
的———千万不要把这封自撰的“贺
信”仅仅当成一个笑料，或当作天
边的浮云，一飘就过去了呵。

瑞士老街
张宝林

! ! ! !我喜欢逛老街。老街
是一个城市的胎记，有这
个城市的信息代码和遗传
基因。到日内瓦的第一天
傍晚，闲着没事，我就揣了
一本关于瑞士的小册子去
逛老街。
老街在城南，建在山

坡上。街区不是整齐的棋
盘而是破碎的蛛网。街道
用碎石铺成，弯弯窄
窄，从下往上全是斜
坡。街道两边，多是古
老建筑，雕饰着人体
的墙面，厚重的雕花
木门，白漆的百叶窗，铁艺
的灯架，废弃的半圆形石
制水池和造型奇特的青铜
水龙头。街道交叉的路口，
常常是一个小小的街心花
园，几株大树，一座喷泉，
五六把长椅，三两块草坪。
不要小看了这些街道，说
不定哪栋楼的哪个房间住
过海涅或雪莱，也许哪座
貌不惊人的小咖啡馆，它
的常客就是巴尔扎克、司
汤达、李斯特或拜伦。

天上下起了牛毛细
雨，街道上行人稀少了起
来，街灯也悄然亮起。我决
心先寻找那个 ()*+ 年签
订过第一个改善战俘待遇
的日内瓦公约的市政大
厦。不经意地，走到了一座
巍峨的教堂面前。这是始
建于 (! 世纪的著名的圣
彼埃尔大教堂，宗教改革

家喀尔文曾在此布道 !,

余年。轮廓灯绘出了一个
奇特的建筑群，古典式廊
柱，罗马式门窗，包围着一
个直刺苍穹的哥特式的尖
顶，书上说，那是古犹太教
堂的尖顶。在数百年的不
断修缮中，几种不同的教
派，不同的建筑风
格竟能和平共处，
相安无事，这是一
种最高境界。我绕
教堂一周，教堂内
隐约传来悠扬的圣乐，仿佛
来自上天。几个当地的年轻
人似乎受到了邀请，但不得
其门而入，正彷徨间，一个
青年教士从前侧门出来，打
开铁栅，放他们入内。乐符
在那一瞬间涌出，犹如石隙
中喷薄的鸣泉。
市政大厦在大教堂西

面的一条小街上。说是大
厦，实际与别的建筑没有
大的差别，所以我路过时
竟没有发现。回头再来，也
只有行注目礼的兴趣了。
倒是它对面的军火库是一
个开放式的敞廊，里面陈
列着几尊十七至十八世纪
的大炮，轮子差不多有我
人高，炮口让人摸得锃亮。
里面的墙壁嵌着几幅彩色
壁画，拼花图案里，是世俗
的百姓和张扬的将军。

军火库的斜对面，有
一条叫大马路的小街，是

当年的豪华街道，两边
都是几百年前的老房
子。我猜想，每一间老房
子里都深藏着些许秘
密。比如，门牌 +"号的
那栋石头楼房，一楼有
一个很大的橱窗，摆放
着不少工艺品，似乎是
一家商店，但它二楼的
两扇窗户之间，一盏射
灯照亮着一块石
牌，上面嵌着一枚
浮雕铜像，下面刻
着：“卢梭 -.-!

年 * 月 !) 日诞生
于此。”
在一条坡度很大的

街上，有一个橱窗引起
我的注意，因为在日内
瓦很少见到英文，这个
橱窗里却有英文说明。
哦，对了，这个小小的教
堂，就是喀尔文的战友、

英格兰名牧师约
翰·诺克斯当年
用英语传布新教
的地方。
我漫步在老

街上，捡拾着历史的碎
屑。每多一些发现，就多
一份欣喜。

我想起了我们的
老街。无论是北京的四
合院，上海的石库门，
如今保存完好的已不
多了，更不要说整个城
市的老街面貌。这真让
人感慨不已。
雨大了起来。一辆

两厢的轿车亮着灯从我
身边驶过。我意识到，我
该回寓所了。

任政!龙"印传佳话
钱汉东

! ! ! !壬辰新春，龙年伊始，我意外
得到书法家张明敏女士惠赠任政
先生使用过的“龙”印章，让我这个
属龙人喜出望外。

这枚“龙”印，造型典雅，龙姿
斯文、灵秀，没有一点霸气，我
十分喜欢。由边款得知该“龙”
印刻于戊辰龙年，用的是当时
常见的青田石。/*年前，任政
先生时值本命年，嘱人篆刻。

三十多年过去，古道热肠的张
明敏，特来报社看望我，一起商议
能否为即将到来的任政先生百年
华诞纪念活动作准备。那天，张明
敏还将自己用正楷书写的拙作咏
西施七绝两首相赠。笔力遒劲、端
庄秀丽的书作上，赫然盖着一枚
“龙”印，我随口说了一句，方便的
话能否拓一枚印花给我，想请文友
复刻。张明敏郑重地告诉我：这枚

“龙”印，是任政先生在其晚年时赠
送给她作为纪念的。这让我肃然起
敬，难怪这“龙”那么面熟，原来这
“龙”印，我在任先生府上见过，在
他赠给我的书作上也加盖过。回家

后，张明敏思忖再三，最终决定将
“龙”印慷慨相赠。夺人之爱，怎么
可以这样，我婉言谢绝了。但张明
敏说龙印留给属龙人在本命年使
用，更有情趣，执意让我收下，我真
有点坐立不安了。
“龙”之印三十多年后传之我

手，实在是缘分啊！/,年前任先生
特意为我书写过一本行书字帖《唐
诗绝句》相赠。前年我已请上海辞书

出版社出版，不出半年就再版，可
见任政先生的影响至今仍在延续。
我与张明敏师出同门，她长我

*岁，天分很高，习书用功，常得到任
先生的夸奖。如今张明敏已成为上
海书法家协会女书法家联谊会
副主席，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枚“龙”印为江德兴先生

所制，江德兴闻讯后，约我相
见。他看了“龙”印后，感慨万

分：“任先生德高望重，热心提携后
进。一次任老说龙年是他本命年，嘱
我为其篆‘龙’印。我寻觅到汉代瓦
当上的龙纹。任先生看后说，瓦当上
的龙纹比较粗犷，而他写的书法走
的是娟秀的路子，故龙印的边框要
略微细一点，与书风相一致。”

作为属龙人，在龙年获得任政
先生用过的“龙”印，传承“龙”文化
的使命感不由地在我心中升腾。

龙印 江德兴 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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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现在让我们来欣赏一下黄玉麟的
壶艺作品。
黄玉麟的壶艺功夫，首先体现在泥

料配制的独到。就像一个高明画家笔下
的色彩，都不是用现成的颜料，而是根
据自己的审美理念来调制，因而具有独
特的审美价值。黄玉麟做壶，泥料都是
根据壶之特点，融入心性，反复调配。有
时是粗泥细做，有时是细泥粗
做，亦有粗细搭配，浑然而见天
成。雪花泥，是黄玉麟独创配制
的紫砂泥料。《雪花升方壶》，宛
如江南农村用以称粮的容器，
折射出民间祈福祷丰的心态。
素面，壶盖方正，壶钮四方，流，
把，皆为方形。器型整体显得干
净简洁、挺拔刚正。红泥中铺以
黄砂，吉祥而富足，呈现出浑厚
莹洁的色彩。
《弧棱壶》，黄玉麟代表作

之一。它的前身叫觚棱壶。乃陈曼生之
款形。觚为古代酒器，后又演变为用于
祭祀、陪葬的礼器。觚棱，则是古代建
筑上的名称，一般指宫阙上转角处的
瓦脊。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其
《西都赋》中，有描写汉武帝西都长安
的诗句：“设璧门之凤阙，上觚棱而栖
金爵。”曼生之觚棱壶，其实就是瓦脊的
断面形。曼生在这里借觚棱壶以明志，
谓世间人事，应讲规矩方圆，不应模棱
两可，一把壶里隐喻着为人处世的道
理。那壶身四周，处处锐角，润中
见锋，乃暗合“觚”有棱角之意。

黄玉麟的《弧棱壶》，是对曼
生觚棱壶的一次重新演绎。从造
型上看，黄玉麟的弧棱壶强调圆
润，消解了曼生弧棱壶的棱角，风骨层
面上的东西也少了许多。这就是文人与
艺人的区别。
该壶的泥色似沉香而略带青色，有

冰莹玉器质感。工艺制作上，黄玉麟把
圆润的元素放到了最大，让人感到这不
仅体现了他的壶功，还隐衬出他内心的
柔软部分。那种“润”，应该是江湖一笑
式的皆大欢喜，是举案
齐眉式的琴瑟和谐。

黄玉麟成名后结交
了许多文人朋友，这一
件《弧棱壶》，也是与画
家吴昌硕的唱和之作。
壶体一面铭：
!诵秋水篇"试中冷

泉"青山白云吾周旋# $

另一面刻：
!庚子九秋"昌硕为

咏台八兄铭"宝斋持赠"

耕云刻# $

文人与艺人的惺惺
相惜，又见一斑。

另一件《鱼化龙》壶，乃邵大亨原
创。题材取自传统的鱼龙变化故事。乃
喻“鲤鱼跳龙门”之意。壶身以极规则的
海水波浪纹组成，荡漾开去的线条，变
幻成汹涌的海浪，从浪涛里探出的龙
头，口吐着一颗宝珠，极大地满足了中
国民间百姓祈求富贵平安的心理，纵观
壶体，但见行云流水复变成海浪腾达而

飞升，龙壶钮为龙头，伸缩自如。
浪花翻卷演变为壶嘴，龙尾延伸
自然为壶把。《鱼化龙》一出世，
窑场轰动。与《弧棱壶》相比，该
壶更是圆润似玉，故有人赞誉他
为“玉麒麟出世”，且以“玉麒麟”
直呼其名。

黄玉麟还多次仿制过供春
壶。那应该不是简单的仿古，而
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先师的
一次心灵叩访。几十年后，许多
藏家拿着黄玉麟的供春壶，都说

是家藏的供春真壶。二十世纪的一代紫
砂泰斗顾景舟，对该壶曾经这样评价：
“该壶形似仿生香橼，一说似树瘿，

树皱满身，理纹缭绕。取瓜蒂形为盖。泥
色黄褐，朴质轻巧，端握舒适，出水流
畅；寓象物于未识之中，大有返璞归真
的意境，大智若愚的势态。”

然后，顾景舟指出，这些几乎乱真
的供春壶，皆是黄玉麟的高仿。

黄玉麟晚年多病，境遇每况愈下；
手脚一颤抖，壶愈做愈差，生计必然窘

迫。这通常是紫砂艺人的命运。
有方家不客气地指出他也有失
败的作品，如圆器之类，浑塌塌
然，腴润有之，巧丽欠缺而了无风
骨；一个人到了晚年，精气神不行

了，就应该隐歇归山，不要再有什么动
静，更不要对晚辈指手画脚了，艺人如
此，政客亦如此。可惜许多人做不到。老
得一塌糊涂了，还在那里折腾。不过，像
黄玉麟这样杰出的艺人，最后其实还是
迫于稻粮谋。当生命的烛火飘摇欲灭的
时候，那些已经不能代表他水准的壶，
真不应该成为他生命的最后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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